傾聽沉默的聲音～新台灣之子的心聲
◎林照真

   前言：全球化時序中，外籍與大陸配偶來台通婚現象持續十餘年，台灣雖開始正視這類跨國婚姻家庭已是本地主要家庭型態之一，並投注各項資源給予援助，然而心理上對這些新族群多半仍難以接納；對其下一代雖美其名為「新台灣之子」，卻又多數認定他們素質較差、學習能力低落，未來恐將造成台灣整體競爭力的下降。台灣大社會對這群新移民所形塑的刻板印象又多半強調他們不懂中文、文化適應不良，甚至對母親的健康狀態表示憂心等，無論是在有關醫學研究或是媒體報導中，對該族群常以負面陳述呈現，不但第一代媽媽蒙受扭曲，第二代「新台灣之子」也遭受歧視，但主流社會的論述能力太強，外來移民多半只能無言抗辯。雖說台灣是個十足的移民社會，但平等接受新移民卻需要更多的同理心，並真心相信他們亦有貢獻台灣的能力。 
    隱藏身分 就怕被人嘲笑 
       「有一次學校調查誰的媽媽是外籍新娘時，只有我舉手，從此班上男生常會用很難聽的話笑我。他們說我的媽媽很賤，就是愛台灣的錢才會嫁到台灣來。我媽媽不是為了錢，因為緬甸發生戰爭，媽媽一路逃難，到過很多國家，最後流浪到台灣。我知道媽媽和爸爸的婚姻是用金錢買的，我不會拿這個來笑媽媽。」    但有時我會怪媽媽：「妳為什麼不待在自己的國家，為何要跑到台灣？又為何把我生下來，讓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劉小妹難過地道出她的感受，這是她就讀小學時的痛苦經驗，現在升上國中，她決定不再透露自己媽媽是外籍新娘的事實，即使老師公開問，她也不會承認。    

九十二學年度已有超過三萬名的新移民第二代就讀國中小，來台灣的亞洲婦女與其子女被化約為全球化趨勢中的數字與現象，台灣主流社會在她們身上標示「外來者」與「社經弱勢」的鮮明標籤，社會不加掩飾的偏頗心態，讓社會歧視又發生在敏感的第二代孩子身上。然而在教育部的統計中，卻完全看不見刻意隱瞞身分的現象與心態。 

            令人意外的是，「新台灣之子」的族群敏感竟來自許多善意的國家政策與報導中。    教育部引用內政部的資料估計，再過六、七年後，台灣可能形成三分之一的小一新生都是外籍與大陸子女，憂心如果外籍與大陸配偶的教育程度沒有跟上來，其子女在學校一定會形成嚴重的教育問題，雖然    目標是「為保障下一代素質」，遺憾的是，教育部在政策宣示時，完全忽略其間可能產生的歧視性效應。 

    負面報導 加深印記負擔 

        高雄長庚醫院收集南部地區一○九對外籍配偶及其子女為研究對象，發現有高達六成四的外籍配偶所生子女，出現發展遲緩問題。    又有報導指出，「外籍媽媽超過三成有憂鬱傾向，隨之衍生的即是胎兒的健康和教養問題，形成惡性循環。」 

        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因為產檢不足，來台後又很快懷孕，在語言、生活習慣與夫妻關係上都成為未來寶寶教養與照顧的一大變數，長此以往將造成台灣新生兒競爭力的下降。 

        長期來有關外籍與大陸新娘的報導幾乎都是負面報導，這些負面資料透過官方資料、媒體報導、碩士論文與各式醫學研究大量暴露，無形中已讓這些外籍與大陸配偶與其孩子成為見不得陽光的隱形兒。也因此使得母親的身分印記，變成孩子身上的負擔，如今這種社會成見已在「新台灣之子」身上發酵。 

    婆婆批評 孩子看輕媽媽 

        來台灣將近九年的越南新娘麥玉珍也說，曾有外籍新娘向她提到，她的台灣婆婆會向孩子批評「媽媽什麼都不會」、「孩子是我的孫子，不要媽媽來教」等，這些話令外籍媽媽好傷心。    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成員蔡嫈娟則說，外籍新娘生子養育時間愈久，已可預期有些問題會慢慢發生，她看到曾有孩子上國中後，出現孩子歧視媽媽現象，當孩子遇到功課不懂時，社工人員要他回去請媽媽教，孩子卻大叫：「不要，不要媽媽教，她都不會，都不懂。」    

而大陸配偶所生子女則又出現另一種心態。來自大陸南京的謝紅梅指出，她的女兒不會被人投以異樣眼光，在班上成績很好，外婆是南京人，她們常常以網路視訊和外婆見面。原本女兒從不認為自己有任何不同，直到有些大人捉弄她說：「妳在南京出生，所以妳是南京人，不是台灣人。」謝紅梅很無奈地說，孩子原本沒有地域觀念，但有一次她卻感到疑惑，謝紅梅很認真地告訴告訴她：「媽媽帶妳來台灣，我們就是台灣人。」大人這種非惡意的捉弄，日後常會在孩子心裡產生隔閡。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邱琡雯指出，日本從一九七○年代末期有許多與亞洲婦女通婚的現象，因而許多問題的發生比台灣還早。一個菲日通婚的十七歲女孩記得她剛上小學園時，聽到媽媽對級任老師說：「把我當成外國人沒關係，可是我的孩子是日本人，請不要對她有特殊待遇。」     這名已經長大的女孩對自己的身分有更多的反省，她說，「一半」（half）在日文中是個輕蔑的字眼，像她們這樣的孩子身上應該是具備兩個（double）文化優勢，為什麼大人只強調一半，怎麼都是那樣打對折？
    而在台灣，新移民第二代的各式問題亦已逐漸浮上檯面。自認個性超開朗的Rina就認為，在台灣時她和別人不一樣，到菲律賓時她和別人也不一樣，總之，她永遠不一樣。但她想過，如果連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別人又要怎麼看她？她相信信心是自己給自己的。    於是，Rina建議大人，不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會發現「不一樣」其實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台灣的視野這麼短淺，怎麼稱為「多元文化」？ 
    不懂中文的媽媽 一樣偉大
        澎湖人稱從台灣嫁過來的女子為「台灣媳婦」，外籍新娘就是「南洋媳婦」，大陸新娘就成了「大陸媳婦」。 劉妙新從印尼嫁來台灣十三年，自己只有讀到小學三年級，現在也全忘記了，她們不會的功課她也不會，孩子有問題就會去問爸爸，但爸爸的學歷也只有小學畢業。女兒許玉秀五年級時為票選模範生，班上同學都知道她的媽媽是印尼來的，她從不覺得別人的媽媽比自己的媽媽厲害，因為媽媽很辛苦，不管天氣多冷或多熱都要出去工作。 

也是印尼新娘的王燕華說在印尼時生活很苦並沒有機會讀書，所以不識字，這讓她覺得自己好笨，很高興兩個孩子不會時會去問阿公，因為以討海為業的先生只有小學畢業。女兒許溫純在談及媽媽時說媽媽是一個很溫暖的媽媽，早上爸爸去捕魚，媽媽凌晨三點就要去賣魚，那時她和妹妹還在睡覺。今年九歲的張奕文也說，他碰到功課不會時在學校會問同學，在家時就問爸爸，他早就知道媽媽不會，聯絡簿大部分是爸爸在簽。爸爸張良慶則說，他的老婆只會簽自己的名字，有時孩子會反過來教她。 即使這些外籍媽媽無法扮演直接教育孩子的責任，但在孩子心中卻都是最好的媽媽。陳瑞招則強調自己不是文盲，她的兒子黃中易就讀國小四年級，已經很能欣賞媽媽的優點。他說媽媽要做工，做家事；會編竹籃子，會做高蹺，還會修腳踏車。 就讀小學一年級的郭小妹妹也談到自己的功課還不錯，但媽媽卻叫她不要告訴同學「媽媽是越南新娘」。問她對媽媽的感受時，一個很稚嫩的聲音說：「我的媽媽是一個很美麗、很好的媽媽。」 

        外籍與大陸新娘的加入是澎湖離島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源，魏瑞平是澎湖西嶼鄉竹灣國小校長，十餘年來他看盡澎湖的變化，早期地方人口外流問題嚴重，當時尚不見外籍新娘的蹤跡，現在離島幾乎到處都有外籍新娘，這是因為離島的男人更不容易找到結婚對象，能有這麼多好媽媽願意來澎湖建立家庭，實在令人感謝。 

普查顯示 外籍之子健康得很
        從新生兒通報資料可知，外籍與大陸媽媽多數為台灣生下了健康寶寶。    在實際生活中，若干人也認為他們接觸「新台灣之子」時，也都是看到很健康的個案。屏東「海口人社區經營協會」理事長曾鴻志指出，他曾經陪同暨南大學人員到外籍配偶家中進行家庭訪視，印象中很少看到孩子有身心障礙或是發展遲緩等問題，頂多是看到有語言學習障礙等問題。   讓社工杜淑霞擔心的是，因為這群媽媽知道自己的中文不好，更擔心自己教不好，反而會出現矯枉過正現象。 

        在外籍新娘精神狀態上，曾有報導指出外籍配偶可能出現壓力過大等精神疾病。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楊明仁表示，遷徙本身就是很大的壓力，不僅須脫離原來的文化脈絡，也會對生活造成影響。但他發現台灣的家人如果能夠給予支持與照顧，她們的情緒反映如憂鬱傾向甚至比本地新娘來得低。     

積極認同 仍擺脫不了歧視
        即使遷徙來台的移民史已有十年以上時間，直到現在，台灣民眾對她們仍然無法真心接納，不管她們再努力，永遠無法改變自己是「外國來的」、「大陸來的」的事實。不少外籍新娘談起嫁給台灣丈夫的過程，都提及她們對台灣早就存有極佳印象。印尼配偶王燕華說，「人家都說嫁來台灣不錯，當時我和先生一見面就決定嫁了。」印尼新娘小新也說，十年前五個台灣男人一起來找新娘，然後是五個印尼女孩一起來台灣，現在是兩個在台灣，兩個在澎湖，一個離婚了。 

        一般民眾總以為外籍新娘上幾次識字班的課就可以教孩子中文，其實是錯誤的期待。更何況目前能夠參與識字班的外籍新娘少之又少，中輟現象更是普遍。    台灣各級政府雖不斷釋出資源，外籍新娘卻常因家人反對而不能參加活動；以內政部補助各縣市辦理的「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來看，參與的外籍配偶人數有不少僅佔所有外籍配偶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間而已；而教育部補助各縣市辦理的「外籍與大陸配偶成人基本教育班」，實際參加的外籍配偶也非常少，大陸配偶參加的動機更低，可見得社會努力的空間仍然很大。 

        即使這樣，亦有外籍新娘能夠在家人鼓勵下向學；印尼配偶斐佑娟利用晚上時間就讀國中補校，國中畢業的先生非常支持她，這種例子在外籍新娘中其實是非常稀少。斐佑娟的兩個孩子還小時，先生帶一個孩子去上班，她帶另一個孩子去上課，就這樣完成了小學補校課程。 

    丈夫失業 挑起養家重擔 

        雖然也時有聽聞外籍媽媽逃跑的個案，卻有更多的是為台灣的家全心付出。一名越南新娘和先生離婚一年，她一個人在外面賺錢，現在先生也失業，有時她還要拿錢讓先生買飯給孩子吃，這樣的結局令她低調得不想多談。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社工專員朱玉玲也碰到先生不工作、反而是印尼太太出去工作的個案，孩子則是交由公公婆婆帶。公公罵媳婦「三字經」，孩子也跟著罵媽媽「三字經」，變得看不起媽媽。現在夫妻離婚了，但是印尼媽媽還留在澎湖工作，雖然一個月僅一萬多元的收入，她還提供一半給孩子用。    朱玉玲問她：「孩子不把妳當媽媽，妳這樣做值得嗎？」這名印尼媽媽說孩子是她生下來的，是她留在台灣唯一的理由。 

        屏東「海口人社區經營協會」理事長曾鴻志指出，現在的問題正出在台灣人不願接納外籍新娘。曾有地方行政單位人員對他說：「你們以為自己是在做好事？其實是在做不對的事，外籍新娘是外勞，是來台灣騙錢的，何必浪費台灣的錢在她們身上？」 

        相較下，大陸配偶雖然較無語言問題，卻因為特殊的兩岸隔閡，同樣難被台灣社會接納。十年前來台灣的大陸配偶王婭東，和先生見面三個月就結婚，她的先生是漁夫，她覺得來台灣後精神壓力太大了，因為台灣對大陸人沒有好感，即使她已來台灣十年，走在路上還是會聽到有人在背後說：「那是大陸雞。」        大陸配偶卓靜說，辦流動人口時，警察也問她：「妳會不會捲款回大陸不回來？」她知道警察並非有意，但這樣說真的很傷人。 
    學歷雖高 苦無機會發揮 
相較於外籍新娘自認是因為「語言不通」而受到排斥，大陸配偶則又因為太「能言善道」而少了弱者的姿態。有幾個社會工作者私下說，大陸配偶開口就是要工作權，本地人根本說不過她。    關於這些評語，王婭東說，不是每一個大陸人都能言善道，像她的口才就不好；謝紅梅覺得遵守台灣的法律就是愛台灣，她    在民國九十年時參加初等考試及格，原本已在學校人事室負責文書處理工作，但依「兩岸關係條例」第廿一條規定，大陸人士來台必須滿十年才能擔任軍公教，換言之，謝紅梅須等到民國九十七年才可以擔任公務員，現在她被迫離開工作，為爭取權益目前業已聲請大法官解釋。    

現階段雖然被「家庭主婦化」，但已有一些人展現溫和的企圖心，高學歷者也不少，融入台灣社會才是她們真正想追求的目標，如果可以把大陸配偶從家庭解放出來，也可以減少出現家庭的危機。    印尼配偶朱翠梅說，社會期待她們做個好媽媽、好媳婦、好妻子，並不期待她們有個好工作。她有感而發地說：「我們缺的是機會。」    斐佑娟也是另外一個非常努力的個案；她要讀書，又要打工賺錢，還要照顧家裡與兩個孩子，又常會反省外籍新娘的整體處境，有人忍不住告訴她：「如果把台灣女性的機會給她，她一定很傑出。」聽到這樣的話，斐佑娟的眼眶都紅了。（本文摘錄自中國時報93年1/27~1/29日【傾聽沉默的聲音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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